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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为一个赛事我到新
疆工作了半个月，走遍北疆大地。
工作结束后我赶往南疆，准备拜访
一位被高原人称为“帕米尔雄鹰”
的护边英雄——拉齐尼·巴依卡。有
关他的英雄事迹我听说过很多，印
象最深的是网上有段视频，他在巡
逻途中坐在雪地上唱《花儿为什么
这样红》，歌声真挚、深情，冰山一
般纯粹；但无奈不巧，等我赶到他
的家乡，却得知他上边境巡逻去
了，半月不归。后来，我分别在十
年前和八年前又上过两次帕米尔高
原，他依然在险恶的雪山间巡逻，
无缘相见。

2021年初，得点空闲，我准备
再次启程拜访，却传来不幸消息：
在南疆喀什，为解救落水儿童，拉
齐尼英勇牺牲！在网上看到现场网
友抓拍的视频，看他为解救孩子，
自身却因体力透支再未上岸，我心
如刀绞！

同年底，帕米尔之旅再次成
行。刚到喀什，就听人谈论拉齐
尼，大家共同的感受是：解救落水
儿童这件事发生在拉齐尼身上再正
常不过，他是塔吉克族的大英雄，
一生做过的好事数不胜数，有他在
的地方，一切都是安全的！

只是，孩子得救了，他却走
了，年仅41岁啊！

在喀什，我还常听到这样一句
话：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
族人非常善良，并且善良是有颜色
的，那就是红色——爱国情怀。

是的，塔吉克族人自古以来就
有着守护边疆的光荣传统。他们爱
国、善良、纯朴、热情。那次，我
逗留高原近一个月，走遍整个塔什
库尔干地区，对塔吉克族人的热情
和善良深有体会。

一天，我开车途中口渴，前往
路边人家讨水。这户人家有两个男
孩，都不过十岁。主人家非常热
情，忙着为我煮奶茶。当时我的车
里正好备有足球，喝完奶茶我提出
同两个孩子踢球。主人家乐意点
头，但他们家院落太小，没法施展
开。我建议两个孩子上我的车，到
一千米外的塔什库尔干河滩上去
踢。主人家感激而笑，让我带走孩
子。车开出后我才发现，路程其实
不止一千米，车已开出十多分钟，

跑出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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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也没留下，就这样带走孩子，万
一主人家“多想了”，却找不到我，
会不会担心呢？我慌忙回返，给主
人家亮出身份证。主人家很是惊
讶，说干吗要这样，这一来一去多
浪费油哇！

又有一天，路过一个村庄，看
到路边有一位姑娘，穿一身靓丽
的民族衣装，立刻把我吸引住，
主动站在她家门外打招呼，问是
否 可 以 到 她 家 做 客 。 姑 娘 迎 上
前，笑眯眯地说：“欢迎进屋喝奶
茶。”进屋后，看到她的妈妈正在
刺绣。刺绣是塔吉克族的传统手
工艺，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塔吉克族女性不论姑娘、大
妈，都擅长这一手活儿。而迎我
进屋的姑娘，她是位待嫁姑娘，
心 灵 手 巧 ； 她 绣 了 顶 漂 亮 的 花
帽，花去半个月时间，一针一线
地刺绣完成。帽子真的很精美！
她 递 给 我 看 时 ， 我 有 点 爱 不 释
手，被她看出来了，便听她不在
意地说一句：“你要是喜欢就送
给 你 。” 我 问 多 少 钱 ， 她 摇头，
说：“绣帽子不是卖的，你喜欢就
拿走。”我坚持说：“那我也不知
哪年才能再来，请给个地址，我
回去寄礼物给你。”她说真不需
要，说着就把花帽亲手戴到我头
上，看了会儿，又笑着说：“你戴
上真好看，这就和它有缘了，不
许取下哟！”

最终我没有取下花帽，她也没
有给我邮寄地址，但我认识她的
家，我还会再去的。这样的偶遇在
帕米尔高原上，在善良的塔吉克族
人家不足为奇。

2021年11月，帕米尔高原已是
冰天雪地，我在这个时候到来，经
安徽乡贤司玉龙先生引荐，结识驻
守南疆的刘茂权先生，由他安排，
前往边境体验生活。

第一站便是红其拉甫边防连。
这是一支英雄连队，曾被中央军委
授予“卫国戍边模范连”荣誉称
号。2023年1月18日，习总书记同
连队官兵进行视频通话，称赞他们
是卫国戍边老典型，勉励大家再接
再厉，再立新功。

是的，红其拉甫边防连素有
“雪域孤岛”之称，哨所地处海拔
5100米的高坡上，整个区域平均海
拔4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
46%，全年平均风力在8级以上，最
低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自然环境
十分恶劣，被生物学家定义为“生
命禁区”。

有这么几组极限数据，又是寒
冬腊月，我在这时启程，亲朋好友
都在暗中替我捏着一把汗。倒是我
自身并没有太多顾虑——毕竟在高
原上生活过嘛，极寒和缺氧都是经
历过的。

只是没想到，第一次走进红其
拉甫边防连，我就被一位边防战士
的双手和面目给惊到了！小说《帕
米尔少年》第49节中，少年木拉提
初见护边战士艾里哥哥时，看到他

的那双手，就是我在边防连看到
的：那是一双黑黑的大手，骨节
粗大，十指弯曲，指甲向着指尖
的 内 部 深 深 地 陷 进 去 ， 有 几 片
指 甲 在 陷 下 的 同 时 又 向 外 侧 翻
卷，看起来就像是一根根长出瘤
子的变异的树根！脸面上的皮肤
大 半 也 皴 裂 了 ， 额 头 上 、 脸 颊
上，甚至脖子间，都出现了像胡
杨树皮一样翻卷起来的皮茧子；
皮茧子与皮茧子之间是深深皴开
的裂隙，可以清晰地看到，裂隙
里裸露出一条条刚刚脱了皮的粉
色的肉……

从边防连回到县城后，我的内
心久久不能平静。再见刘茂权先生
时，我向他表达了对于边防战士的
感慨。刘先生则淡然一笑，神态极
像小说第46节中的李班长——李班
长在攀爬险坡时被利石划伤，他淡
然一笑，对少年木拉提说：“这是上
天送来的礼物。”

刘先生的从容让我有一种恍然
出世之感。他和他的战友们都已经
驻守边疆很多年，对于高原生活有
着深切体会。那些天，他约过多位
战友与我见面，大家谈了很多巡逻
途中遇到豺狼雪豹、爬雪山、过冰
河、钻冰窟的惊险历程，听得我心
惊肉跳！

后来，直到我写完小说的后半
部分——少年木拉提被父亲带到边
境体验生活，遇到种种艰难险阻
——我几乎是被自己给弄糊涂了：
这到底是边防战士的经历，是少年
木拉提的经历，还是我自身的经历？

是的，因为那位护边战士的双
手 ， 因 为 我 心 目 中 的 英 雄 拉 齐
尼，我决定再上边防连，要和那
里的边防战士，尤其是我们可爱
的塔吉克族护边员们生活一段时
间，用我的身体和心灵去感受他
们的艰辛与不易！

这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期间，
又经刘先生引荐，我结识了驻守边
疆的王强站长。在我表明创作用意

后，热爱文学的王站长对我的创作
充满兴趣，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述他
的从军经历，给了我很多创作灵
感。最终，在两位先生的共同鼓
励下，我开始创作，要为孩子们
写一本书，尤其是帕米尔高原上
的孩子们。

所以说，这部作品的诞生不是
偶然的。除了我的创作决心，还离
不开很多乡贤充满情怀的期待和支
持。我记得初到南疆时，走访军营
和体验生活均无头无绪，安徽的桐
城老乡毛昭胜先生此时正在南疆挂
职，由他引荐，我结识了喀什安
徽商会的各位乡贤，这才得知，
商会早在 2012 年就已经成立，已
在南疆大地上走过十年多历程，
还被喀什当地政府评为“爱国拥
军模范单位”。看到“拥军模范”
四个字，我顿时倍感亲切，便向
商会说出我的走访计划及所遇困
难 ， 当 场 就 得 到 商 会 的 大 力 支
持。书记宋文武先生和会长王国
琴先生像是一个大家族里的两位
族长，周到地安排好一切；在疆
企 业 家 吴 乾 元 先 生 、 司 玉 龙 先
生、张伟民先生等参与接待：“江
老师到南疆就是到家了，我们安徽
商会定要全力支持。”

后来的行程就变成这样——
“没地方吃住吗？我的酒店等着
你！”吴乾元先生说。“需要对接
边防连吧？我来办这件事！”司玉
龙先生说。“没车出行吗？我给你
想办法！”张伟民先生说。“要深
入了解塔吉克民族的文化吗？我
们马上安排文旅部门和你对接。”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委书记
黄湘柏先生说。“要走访各处文化
景点吗？我们给你配上专业讲解
员。”帕米尔旅游区管委会禹会勇
先生说。

是这些充满情怀的乡贤和当地
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从生活到
交通到走访联络上，给予了我无
私 支 持 。 尤 其 是 乡 贤 吴 乾 元 先
生，我每到一处，他总是提前发
信告之全程路况、民风民俗、注
意事项……刘茂权先生，送我深
入雪域边防亲身感受边防生活；
在那些极寒雪夜，我必会收到他
的信息：“今日安好？回信！今日
安好？回信！”

这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虽然，也会落下遗憾——我终

是无缘再见我心中的英雄——拉齐
尼·巴依卡。但我想，他走过的道
路，我看到了，也有幸尝试沿着英
雄的足迹走过几段。由于身体原因
我无法走完全部，但我知道，边境
巡逻路上，还有十个、百个、千个
拉齐尼·巴依卡，他们正在接力的
路上。再险恶的巡逻路，有他们上
岗，路就被踏在脚下，变成开满鲜
花的大道。

是的，英雄走过的地方，一路
鲜花盛放！

向可敬的边防战士、可爱的塔
吉克族护边员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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